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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地名是一种历史的
记忆，民族的追思，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
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

名离开地，则无所依；地离开名，则无所
指。地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人息息相
关。它就像人类社会发展的化石，具有承载、
积淀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

一个看似普通的地名，深究起来，会发现
里面蕴含着很多文化信息。举个身边的地名
例子。

“新街”是我们萧山的一个街道，满打满
算，新街成街得名不过七十年。现在新街所
在的地方，早先叫长山，也叫“荏山”，据说越
王勾践在此地种过荏草。长山西端叫“长山
头”，东端叫“山末址”，这种叫法很容易让人
把长山看成是一个躺着的巨人，头西脚东。
长山头一直很热闹，山末址要到1946年之后
才开始成市。1946年前，山末址仅有一家豆
腐店，一家理发店，一家绱鞋店，连荒村野地
常见的茶店，当时也只有一家。1946年农历
六月十六，钱塘江发生大坍江，仅一天一夜，
就有三百米土地坍进江里。头蓬、三岔埭、小
泗埠的部分商户逃难南来，在山末址购买荒
地，搭舍建屋。当时的山末址地广人稀，农民
以种棉花、小麦为主，迁入的商户因地制宜，
大多开设花粮店，到1947年，开业的有建记、
童吉祥、金松盛等7家。还有油烛杂货业3
家、肉店2家，南货、棉百、山货各1家。昔日
萧条的山末址开始有了集市的框架。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4月，山末址这
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商业网
络，街市规模初步形成。为区别于“长山头”
老街，故称此地为“新街”——新兴的街市。

从新街的得名，我们可以看出，地名是某
一特定区域文化、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等综
合因素的直接反映。

站在地图面前，放眼全国各大城市，其地
名的来由大致不外乎这三种：从地理层面考
量，从人文层面考量，从复合层面考量。

从地理层面考量的地名，最多的，是以自
然地理环境特点命名，如河南河北、湖南湖
北、山东山西，不用笔者多说大家都心知肚
明。需要稍加说明的，如那些带“阳”字的诸
如洛阳、庆阳、辽阳、咸阳、阜阳、松阳等城市，
其所在地，不是在山的南面就是在水的北
面。同样，那些地名带“阴”字的，如汝阴、蒙
阴之类，则其所在地，肯定是在山的北面水的
南岸。“阴阳”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一阴一阳
谓之道，落实在地名上，既体现其地理环境，
又充满了哲学意味。

从人文层面考量，则以历史和传说命名
为多，如中山、邢台、晋城、邯郸、黄山、孝感
等。中山乃是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而设；邢台和晋城，是因为春秋时
候邢国和晋国就在这里，邯郸则是战国时候
赵国的都城；黄山是传说中黄帝白日飞升之
地；孝感则从董永孝行感天而来。

从复合层面考量，这种地名来历应该说
是最广的。天津、保定、长治、吉安是表吉祥
祝福的；武汉、三沙、乐昌、番禺、三明是表明
此地由几个城市合并而来；呼伦贝尔和高雄
皆由外来语得名，前者是蒙古语，后者是日
语；运城由经济得名，它是国家转运食盐之
地；宜春、宜阳、信阳、邵阳等地名，则是为了
避帝王之名讳而改定。

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广袤的国土
上，各种地名星罗棋布，让人充满遐思迩想。

有空的时候读读地名，不失为一种精神
享受。

闲读地名 萧山有位“清吟阁主”
——晚清藏书家瞿世瑛籍贯一考

文/余逸成

杭城有一清吟巷，北起杨绫子巷，南折
西连下华光巷，相传“清吟”为“清营”之讹，
古时巷中多名人——清光绪年间体仁阁大
学士王文韶曾于巷内建宅院，为“王文韶大
学士府”，乃此处最有名的主人。

而此地在道光年间另有一位“清吟阁
主”，名曰瞿世瑛，萧山籍人士，相对较少
人知。

世瑛，字良玉，号颖山。今人多由清代
丁申所著的《武林藏书录》中，得知他平常
以手抄罕见古书为日课，又曾聘当时文人
编校善本，书斋名曰“清吟阁”，收藏古籍数
千，其中批校抄本一百七十种有余、批校刊
本近三百种、名人抄本更达七百九十种以
上、影宋元抄本（秘籍异本）亦有三十种
……均弥足珍贵。此外，他亦攻金石书画，
今西湖之畔——孤山的敬一书院有一墨梅
图碑，其上还可见其题跋；且兼爱诗词，著
有《清吟阁诗草》。

当时，相比作为官修历史编撰地的北
京，氛围较自由的江南更是文人墨客喜爱
的家园，许多学者、士人、艺术家都愿居住
或到访，这些文人莫不需要书籍；又江南的
学者几乎引领了所有学术领域，尤其依赖
于丰富的藏书；还有考据学的盛行，印本大
量出现……这一切都在催促无数藏书楼、
藏书家的不断产生。

瞿世瑛正是其中之一，且业绩十分不
俗。然而，遗憾于清末时局动荡，其汗牛
充栋之藏，竟不幸在庚申之乱中如泥牛入
海，毁于一旦，只九牛一毛之劫余，后归丁
氏“八千卷楼”（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
一）所藏。

如今，瞿世瑛的文踪墨影可见甚少，生
平更不详，即使生卒年份，也加了“约”字，
更遑论家世了。不过，我曾偶然看到些许
线索，或可稍稍添补世人对其人的了解。

因在萧南编纂方志之故，我得以翻阅
河上一带的宗谱，竟在瞿氏的宗谱里见到

“世瑛”二字，载于《萧山大桥瞿氏六房宗
谱·卷七》：“世瑛，字良玉，号颖山，太学生
捐职员外加捐候选知府报效塘工……”，原
来瞿氏籍贯乃在萧山，位于此地西面环山、
绿树成荫的大桥村（原属孝悌乡）。我颇感
惊喜，随即想到应“瞻前顾后”以核实，故将
瞿之状况了解仔细并稍作诠释。

除上述外，《宗谱》还载瞿曾受“钦加道
衔赏戴花翎加三级，诰授朝议大夫晋封通
奉大夫”。另，生卒年月也得以确认：生于

“嘉庆辛酉年二月十九日辰时”，即1801年
3月24日上午；逝于“咸丰九年己未三月廿
五日卯时”，即1859年4月19日清晨（也载
有其夫人张氏的生卒年月），葬于龙井风篁
岭（今属杭州），一目了然。

而后回溯瞿之祖上，所知就更丰了。
原来瞿世瑛一支本于宋乾道元年由金华永
康迁居萧山，始祖名元，因随其子瞿善至越
州萧邑任教谕，又爱当地风水，便定居孝悌
乡（今大桥村一带）玉泉溪，此后落地生根，
历经数代而渐成当地望族，至世瑛已是第
二十五世，此间各支系均多功名之士，早年
陆续有任钱塘县尉、福州州判等职务的同
宗先人。此外迁居情况也记载清楚，瞿世
瑛一支乃由其曾祖瞿渊起，从萧山东门外
至江南吴县（今苏州吴中区），再至徽州休
宁县（今属黄山市），后其父瞿塘又迁回钱
塘县（今杭州）。

瞿祖父名国龙，字敏文，“诰封朝议大
夫候选监运司运同，诰赠通奉大夫道衔候
选知府加三级”，逝后葬于杭州地区。

瞿父名塘，字大昌，号素园，“太学生，
鹾务报效藏饷议叙府同知，捐升监运司运
同加二级，诰封朝议大夫，晋赠通奉大夫道
衔候选知府加三级”，逝后葬于杭州城外。

由此可见，瞿世瑛父辈为未任实职的
官绅，乃杭城的文化世家。再顺流查阅其
后人，得知瞿有五子，次子传簪过继其弟，
幼子早逝；三女，均许配官宦士绅之家。这
些后辈中，长子瞿传鼎（1820—1860）颇值
得一提。

传鼎，字伯彝，号颐斋。“仁和庠生加捐

国子监典籍，报效军需议叙，即补光禄寺署
正，钦赏蓝翎，殉难，恩赏加员外郎衔荫一
子入监读书，期满以知县用，诰授奉直大
夫。”今可知其曾为剧本《桃溪雪》正谱，而
乃父又曾为剧作家黄燮清作品《茂陵弦》作
序，言辞华美，可见家中戏剧之好也有传
承。《浙江忠义录》有载：“鼎性孝友，富而好
义，军兴数年，捐饷至数十万。咸丰庚申春
二月，杭州城陷，携妻李同沉于井，赐恤员
外郎衔”，正是其生平。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长婿，竟是编撰过
《萧山儒学志》《湘湖水利志》等书的鲁燮光
（1817—1911）。

“燮光，字瑶仙，晚号卓叟”——《萧山
县志稿》记载了鲁的基本资料，此不详述。
只需知其与当时政要翁同龢来往密切便可
明白其身份、家世颇不寻常，且收藏丰富，
在金石书画上能同罗振玉辈玩笑（罗氏《俑
庐日札》曾记为鲁以赝砖耍笑一事），水平
可见一斑，与瞿家正门当户对。

瞿所处的年代，文人学者在民间地位
极高。他们一方面参与时尚文化的创造，
一方面又保持传统的文雅作风，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风尚，而且这并非为功名在身的
士子占有，身家富足又具空闲之人亦多涉
入其间，瞿于这两类情况均相符。一者，宗
谱载其曾捐官职（这也表明了家资之丰）；
再者，《武林藏书录》还说他“家虽素封,迹
若寒素。”即家中无真正官爵但十分富有，
而日常生活又十分素简，富有者观其藏书
一目了然，寒素想必是低调为人，门风简朴
之故了。

至于后人一般以为他是钱塘人士，大
概是“清吟阁”所在的缘故了。

文/茶客妻

位于清吟巷的王文韶大学士府

在识古寻古的世界里，怎样的学富五车都
不过是沧海一粟，怎样的悲欢离合都不过是弹
指一瞬。那曾经繁华，曾经枯寂的南宋官窑，却
在寻古后人那不经意的一瞥、一弯腰中，徐徐揭
开尘封七百多年的往事。

杭州的南宋官窑有两处，一处是郊坛下南
宋官窑，另一处是修内司南宋官窑，一个在西，
一个在东，两处官窑相距约五里远。

东边的修内司南宋官窑，当时跟南宋皇城
的北城墙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每逢初秋，窑
火点起，宫墙内常常可见升起的窑烟。逢西北
风起时，松枝燃烧的淡淡香味偶尔传至宫廷，从
墙外带来几分民间的气息。

西边的郊坛下南宋官窑，与八卦田相邻。
八卦田曾是南宋皇家籍田的遗址。据史书记
载，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宋高宗赵构为
表示对农事的尊重和对丰收的祈祷，采纳了礼
部官员的提议，开辟籍田于国都南郊，即现在的
八卦田遗址。每年春耕时，皇帝率文武百官到
此举行开犁仪式。

通常，窑址都选在远离皇宫甚至远离京城
的地方，而杭州的两处南宋官窑窑址都设在皇
家禁区之内，这在中国陶瓷史上也是独一份的
存在。

说起杭州南宋官窑的发现，特别有意思。
若说这两处官窑都是捡瓷片的人捡出来的，一
点也不夸张。先捡出来的是郊坛下南宋官窑，
后捡出来的是老虎洞修内司南宋官窑。而两处
南宋官窑的发现，前后持续有70年之久。

今天先说郊坛下吧。那还是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杭州有一些民间古陶瓷爱好者或学者
在寻踪历史古迹时，有的在凤凰山腰捡到了一
些南宋官窑瓷片，有的在山脚下也捡到了。这
并不关紧，关键是还捡到了一些带支钉的支饼
和不带支钉的垫饼，这都是窑具。

世俗地讲，瓷片值钱，窑具并不值钱。可
是，往往是并不值钱的东西却决定着事情的走
向。这些窑具的发现，就像偷萝卜的人看到了
萝卜缨一样，直觉似乎在告诉人们，这离南宋官
窑的发现不远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我们不愿意提到的人出
现了。他是时任日本驻杭总领事米内山庸夫，
他对中国古陶瓷很感兴趣，当听到民间有人捡
到南宋官窑瓷片的消息，也从当时凤凰山的报
国寺和地藏殿等地，采集到了不少官窑瓷片和
窑具标本，后来带回了日本。再后来，他的这些
标本成为日本四五家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很多
日本人对南宋官窑的认知，就是站在这个基础
之上的。

好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差
不多也是在那段时期，好几次到杭州凤凰山一
带做了调查与试掘工作，并撰有《发掘杭州南宋

官窑报告书》。同样是在那几年，当时的法律专
家、兼攻金石陶瓷学的朱鸿达先生也将杭州采
集的标本，编成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

限于当时的认知，米内山庸夫把一些龙泉
瓷片当成了南宋官窑片。而朱鸿达先生也把郊
坛下官窑当成了史书上记载的修内司官窑。这
两种情况的出现，正好说明人们对南宋官窑的
认识，是一个在实践中循序渐进的过程。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的陈
万里先生较早地明确郊坛下南宋官窑的提法。
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郊坛下南宋官窑进行
了初次发掘。到了1985年10月，由多个部门
参与组成的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郊坛下南宋官
窑进行了正式发掘，此次发掘持续到1986年1
月底结束。

经过这两次发掘，基本上解决了郊坛下南
宋官窑的重要学术问题。可是，老问题解决
了，新问题又来了。因为史书上明确记载，南
宋官窑先有内窑，后有续窑，也就是说南宋官
窑前后有两处。可是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处，
另一处藏在何方？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且
待下次再说。早年杭州卷烟厂工地所出南宋官窑瓷片标本

郊坛下南宋官窑的尘封往事

■老汪说宋瓷

文/图 汪少一


